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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端午，风里隐隐飘来粽叶的清香，让我
忍不住想起儿时的端午节。在那片烟火缭绕的老矿
区，曾藏着我童年最热闹、最温暖的时光，如今回头
望去，只剩空落的街巷和一去不返的邻里温情......
　　小时候的矿区，家家户户挨得近，人心也贴得
近。一到端午，整个家属院就热闹起来。不用谁特
意招呼，邻里们便自发聚在一块儿，搬来小板凳，铺
开翠绿的粽叶、红红的大枣、雪白的糯米，阿姨婶婆
们围坐成一圈，指尖灵巧地折叶、填米、捆线，说说笑
笑，家长里短顺着粽叶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家属院。
我们一群孩子则围在旁边捣乱，非要学包粽子，却总
是漏底儿，惹得大人们嗔怪，眼里却满是温柔。
　　包完粽子，就一起搓五彩线。红、黄、蓝、白、紫
的细线，在掌心细细捻绕，长辈说端午系上五彩绳，
能祛灾避邪，护佑孩子平安康健，让每个孩子手上都
要系一根；有手巧的大娘们还会裁剪碎布，缝小小的
香包，塞进艾草，做成小粽子、小老虎模样，香气悠
悠，挂在衣襟上，走一路香一路。

　　那时过端午讲究多、规矩多。必须赶在太阳没
出来之前，大人们就叫醒我们，邻里结伴，牵着一群
孩子往河边去。老人们说，日出前的河水最洁净，这
天用河水洗脸，能洗去一身霉运，洗走病痛，强身健
体，孩子洗了更是平安顺遂。我们踩着微凉的晨露，
蹲在清清的河岸边，掬一捧河水扑在脸上，凉丝丝
的，心里满是虔诚与欢喜。
　　回到院里，每家每户的大铁锅里粽子、鸡蛋早已
咕嘟作响，满院飘香，桌上必定备好一盘白水煮蒜。
剥开白白胖胖的蒜瓣，少了生蒜的辛辣，软糯清香；
鸡蛋煮得入味，一口粽、一口蛋、一口蒜，吃到肚里的
是长辈们的祝福与期许，也是矿区最踏实的端午滋
味儿。那时的快乐多简单啊，没有精致的礼盒，没有
遥远的奔波，一院邻里，一席笑语，便是整个端午的
圆满。
　　那时的日子清贫简单，可人情最真最暖。一墙
之隔，胜似亲人。谁家有难处，众人伸手搭把手；谁
家做了吃食，总要分些给邻里尝尝。烟火相依，守望

相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人心也滚烫赤诚。
　　随着年龄的增长，往日人声鼎沸的矿区，渐渐沉
寂，再也没有一院人围坐包粽的热闹，再也没有挨家
送吃食的温情，再也没有天未亮就结伴去河边洗脸、
祈福安康的孩童。曾经一起搓过的五彩线、缝过的
香包、包过的米粽、煮过的白蒜，连同那段苦日子里
掏心掏肺、不分彼此的邻里情，都深深锁在了旧时
光里。
　　岁岁端午，粽香年年依旧，如今独自走在寂静空
旷的矿区街巷，风掠过斑驳的院墙与空荡荡的楼宇，
恍惚间依旧能听见当年的欢声笑语，只是热闹已成
过往，温暖只剩回忆。
　　原来，岁月带走的从来不是一座矿山、一处院
落，而是那段烟火人间里最纯粹的人心，是苦日子里
彼此照亮、抱团取暖的深情。往后余生，山河依旧，
习俗未改，那样滚烫质朴的旧时光，终究一去不返，
只在岁岁端午的清风粽香里，轻轻叩响心底，让人念
起，便热泪盈眶，久久难忘……

莲                        李昊摄

岁岁端午 一缕粽香浸流年
胡文娟

　　认识列宁是上小学那会儿。那时，我们学校每一
间教室的后边，都张贴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和毛泽东的画像。老师讲，画像上这五个人都是大人
物，是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领袖。后来，看了
《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这两部经典电影的后，加
深了对列宁的认识。电影里，列宁大手一挥，“敌人一
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面包会有的”等经
典台词，刻在脑海、记忆犹深。尤其是电影里列宁锐利
的眼光，宽大的额头，智慧的大脑，领袖的气魄，更是在
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高大全的印象。列宁是伟大的！
　　从大同坐上飞机，经过8个多小时的颠簸飞行，我
们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多钟，踏上了向往已久的----俄
罗斯这个英雄民族的国度。为了尽快拜谒列宁墓，我
们选择住在离克里姆林宫很近的泰格罗德地铁站旁边
的民宿酒店。那天，秋雨绵绵淅淅沥沥下了一晚上。
不知是激动还是担心，辗转反侧，一夜几乎未眠。第二
天早早起床，下了一夜的雨竟奇迹般的停了。尽管天
气阴沉，但空气凉爽清新。天赐良机，今天是参观红场
的最佳时机。从住的地方到红场约有10分钟的路程，
我们选择步行。期待的心，渴望的眼神，不由得加快了
前行的步伐。一会儿就到了莫斯科红场南侧的莫斯科
大桥。大桥古朴庄重，但在鲜花的装饰下，一片生机。
从桥上终于看到了无数次在新闻联播和电影中看到的
位于莫斯科心脏地带，红色宫墙围绕的，宛如一座气势
宏伟的城中之城的克里姆林宫。桥下的公路上，车水
马龙穿梭来往。莫斯科河面上薄雾萦绕，游轮拉着长
笛在水面悠闲游弋。那画面就像一幅刚落笔，墨色未
干的现代城市画面。这里似乎远离硝烟和炮火，一片
祥和。
　　红场位于克里姆林宫的东侧，是俄罗斯历史和文
化的重要象征。朱可夫元帅的雕像矗立在红场的入口

处，红场的面积不大，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它是首都
莫斯科的重要地标。它的北面是国家历史博物馆，东
面是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场古姆百货，西面是克里姆
林宫。巍峨红墙下面是静静的列宁墓。在红场的怀抱
里徜徉，我的心情异常激动，仿佛能听到《莫斯科郊区
的晚上》《喀秋莎》等苏联经典革命歌曲。那天真是太
幸运了，是瞻仰列宁遗体的开放日。红墙下已排了很
长的瞻仰人群。人们有秩序的，缓缓的向前挪动，我们
耐心的排队等待，一点一点向前挪动。一个多小时后，
终于来到了列宁墓前。
　　列宁墓是存放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导
师遗体的地方。与红场周围众多建筑物相比，列宁墓
算是最小的，也是最不起眼的，但仍然是莫斯科红场一
个重要的地标。1994年列宁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
认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在我的心中，它就是一个神圣
的殿堂。列宁墓是一座由红色花岗岩和黑色长石构成
的叠台式建筑。陵墓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其
外形是稳固坚实基座，然后是台阶、平座，再往上是一
个承载若干重要历史时刻的检阅台。尤其是见证了历
史上著名的1941年红场大阅兵。在这座低平矮小的陵
墓里，列宁静静地睡了将近100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亿万人来这里瞻仰。
　　跨入列宁墓宫门，沿黑色大理石台阶缓缓而下，台
阶旁站着一位神情严肃的卫兵，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每
一位参拜者，威严的眼神仿佛在提醒每位参拜者不能
拍照，不能喧哗，不能有非分的举动。沿着台阶下，转
眼就到了吊唁大厅。大厅灯光灰暗，气氛庄重肃穆。
列宁水晶棺就安放在中间。只见列宁仰卧睡在水晶棺
中，身体覆盖着苏共党旗，一束淡淡的灯光照在他的脸
上，脸上神情安详和蔼，自然逼真，只见列宁两眼微闭，
左手习惯性的微微握着，右手自然松开。这就是那个

在一百多年前，个子矮小，眼光如炬，声音铿锵洪亮，在
革命的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革命导师，他钢铁般有力的
身影鼓舞着亿万军民，他那双有力的手臂一挥，化作无
坚不摧的战斗力，把苏联旧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民族
英雄。列宁，我认识你于50年前，今天，终于看到了你
的真容。我敬仰你，我相信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
民也一定会崇拜你的。你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革命
家、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你用智慧的大脑，为人类
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列宁的后继者渐
渐远离了列宁指引的航向，葬送了这个曾经无比强大
的国家。他亲身缔造的超级大国在1991年解体。苏共
的党旗在苏联大地飘扬了74年后，悄然落下，一个帝国
落幕，这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我用深情的眼光久久地注视着列宁遗容，怀着虔
诚的心情，像世界人民伟大的导师深深鞠躬，然后依依
不舍的离开，向伟人告别。从墓室出来，不能直接离开

红场，必须向西绕过观礼台，到列宁墓的背后去瞻仰名
人墓碑。从北到南排着一列墓茔，这些墓茔的主人都
是前苏联权重位高的民族英雄和风云人物。耳熟能详
的有斯大林、朱可夫、加里宁，还有人类第一个上太空
的航天员加加林，著名作家高尔基等。他们日夜陪伴
在这位世界伟人的周围，同样值得人们敬仰！
　　历史就是一座纪念碑，走进去慢慢去阅读，走出去
会陷入深深的思考！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
这个沉睡的狮子被惊醒了，在中国大地催生了一个先
进政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带领人民经过28
年的浴血奋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
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社会
主义道路，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屹立在世界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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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相逢

落下的不是太阳
是少年心气的炙热
乌蓝爬满灿灿余热
焦黄布集铮铮鲜活

你谈余晖一抹
我道来日微薄

也罢
待日上山巅
我与我翩跹

木塘秋

半粼烟霞渺渺
一波秋水荡荡
郁墨长木布影
冷鸭信步林上

雨霁凭栏

珠帘引线织银花
跳珠促遽奏喧哗
风卷薄烟梳翠柳
云开半幕透晴霞
清光入盏浮星韵
酒温案畔话桑麻
雨停且共凭栏望
一枕清宁待月华

江上仙

雯烟羽雾绵潺潺
青墨金鳞绞翩翩
彩泥豪挥天浸染
落日熔金万丈穿
衫红林绿峦双嶂
轻舟一盏浪得仙
霞灯须臾万户点
岂及浮游长人间

清辞四韵
张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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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将至，办公室的年轻同事围坐闲谈，斟酌
着送给父亲的礼物。我倚窗静默，风拂过窗棂，儿时
记忆骤然翻涌，鼻尖仿佛又萦绕起父亲身上，经年不
散的潮湿煤烟气息。
　　父亲在镇上煤矿井下务工。他归家从无需出
声，独特的气息早已先一步抵达家门。那不是刺鼻
的脏臭，是煤粉、汗水、岩层碎屑交织，裹挟着地底阴
冷湿气，独属于矿工的味道。推门而入时，他满身漆
黑，宛若移动的炭块，唯有一笑时，露出一口干净洁
白的牙齿。
　　母亲总会提前备好温水，静静等候他归家。毛
巾擦过肌肤，清水转瞬浓黑如墨。她从无半句怨言，
一遍遍换水，一盆、两盆、三盆，反复擦洗，直到水质
澄澈。父亲坐在老旧矮凳上，垂着双肩，任由母亲细
细抠洗他指甲缝里嵌得极深、难以剔除的煤灰。昏
黄灯光漫落，我看不清他眉眼情绪，只看见宽厚肩膀
沉沉下坠，像一座被掏空心力的矿山，疲惫又隐忍。

　　一日擦洗时，母亲轻声劝慰：“井下太辛苦了，别
做了，日子清贫一点也无妨。”父亲背对我们，清水顺
着鬓角零星白发缓缓滴落。良久，他抬眼望向里屋
熟睡的我和弟弟，嗓音沙哑厚重：“我多熬点苦日子，
孩子们就不用走老路。前路，我替他们趟平整。”
　　那晚我和弟弟佯装入眠，埋首被窝彻夜无眠。
我攥着父亲前日带回的水果糖糖纸，鼻尖发酸，默默
落泪。彼时不懂何为负重铺路，只记得那双布满厚
茧的大手，牵我过马路时，稳稳托住所有不安，自带
心安的力量。

　　岁月匆匆，我将至不惑。今年带父亲体检，医生
告知他骨骼老化。缓步走在医院走廊，我伸手搀扶，
才猛然惊觉父亲彻底老去。从前轻松将我举过头
顶、看遍人间热闹的脊梁，早已弯曲驼背，身形佝偻，
宛若矿井里低矮逼仄的巷道。
　　父爱从无等价偿还。他半生躬身弯腰，深陷煤
灰与尘土之中，替我挡住人间风雨，换我一生坦荡立
身、向阳而行。他从不说教大道理，那双常年洗不尽
煤尘、布满伤痕的手掌，早已把深沉无言的父爱，深
深镌刻进我的骨血，伴我岁岁前行。

煤痕入骨 父爱沉光
魏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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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看到街边卖芝麻饼的，必定要买
上三五个。有时我的车开过去了，才看到卖芝麻饼的，还会把
车倒回来停好，买上几个。我对芝麻饼的喜好，几近痴狂。家
人觉得很奇怪，这种东西明明没那么好吃，为何我能几十年如
一日喜欢。我想这应该源于童年经历吧。
　　我七岁那年，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在集市上卖袜子、手套之
类的。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便经常跟母亲赶集，帮她看摊。我
们的小摊旁边，是卖芝麻饼的。生意好的时候，母亲会给我买
芝麻饼。那种芝麻饼真好吃，尤其是刚出炉的，拿在手里烫烫
的，一口咬上去芝麻粒会簌簌掉下来，我赶忙用手接住，生怕浪
费一粒芝麻。芝麻饼外焦内软，里面层层叠叠，香得没法形容。
我吃饼的时候，会让母亲尝尝，可她每次都说不爱吃。
　　别的小伙伴满村疯跑的时候，我最爱跟母亲赶集，为的是
那个美味的芝麻饼。可是，母亲只是偶尔给我买饼，多数时候
我都是闻着诱人的饼香悄悄流口水。有一次，我们的小摊半天
都没有开张，一分钱都没赚到，母亲的脸上明显有了焦躁的神
情。她不甘心白来一趟，继续等顾客。可到了下午一点来钟，
依旧没有生意。我饿得肚子咕咕叫，母亲说了好几次“回家再
吃饭”。我盯着炉上的芝麻饼一个一个减少，最后只剩三个了。
我央求母亲给我买个芝麻饼，可她窝了一肚子火，没好气地说：

“说了回家再吃饭！”我听出母亲的怒气，不敢再吭声了。
　　那次我们没有做成一单生意，还饿着肚子回家了。路上我
想着芝麻饼的香味，愈发饥饿难耐，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母
亲任凭我在她的身后哭嚎，索性理都不理我了。回家后，父亲
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家里经济紧张，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母亲
每顿饭都是吃我们剩下的。那时这些话我还不大懂，也听不进
去，只是看到父母都愁眉不展的样子，便觉得一定要压抑肚子
里的馋虫。
　　后来我上小学了，便不再跟母亲赶集。她偶尔给我买个芝
麻饼回来，我依旧觉得是天下美味。每每吃到一个芝麻饼，就
特别满足和幸福。渐渐的，我有了根深蒂固的“芝麻饼情结”。
那个年代，吃饱饭还成问题，吃芝麻饼确实是比较奢侈的事。
　　日子好起来之后，母亲学着给我做芝麻饼。她做的芝麻饼
也不错，但我还是更喜欢在集市和街边买的。跟母亲谈起当年
的经历，她有些内疚地说：“那时家里太穷了！”我一点不怨母
亲，她精打细算过日子，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可是，我心
里永远都住着那个被芝麻饼香味诱惑的小孩。我很想穿越到
过去，往他手里塞一个芝麻饼，告诉他：“吃吧！管够！”芝麻饼
上有个童年缺口，我在用尽全力在弥补那个缺口。
　　弥补缺口，并非想回到过去，而是想给自己一束光，让自己
安心前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曾经的经历和解，把缺失的
那份满足感，亲手还给自己。

芝麻饼上的人生缺口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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